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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到
輸
出
，
很
多
人
都
會
想
到
商
品
出
口
。
帶
動
中
國G

T
P

增
長
的

三
駕
馬
車
（
投
資
、
出
口
和
內
需
）
出
口
的
比
例
畸
重
，
中
國
便
被
人
稱
為

了
﹁世
界
工
廠
﹂
。
當
世
界
性
金
融
風
暴
到
來
之
際
，
我
們
的
出
口
受
到
很

大
影
響
，
進
而
引
起
就
業
困
難
的
連
鎖
反
應
，
所
以
，
出
口
太
多
和
太
少
都

不
是
好
事
。

近
日
，
輸
出
這
兩
個
字
又
再
次
被
人
們
關
注
。
因
為
有
一
位
西
方
國
家

的
首
腦
放
出
了
一
句
話
：
﹁一
個
不
能
輸
出
價
值
觀
的
國
家
算
不
得
一
個
真

正
的
大
國
。
﹂
再
看
看
這
位
首
腦
上
任
以
來
的
特
立
獨
行
的
動
作
，
還
真
大

有
為
輸
出
價
值
觀
做
一
番
廣
告
的
意
思
。

中
國
外
交
學
院
前
院
長
吳
建
民
持
相
反
的
觀
點
：
﹁我
不
喜
歡
輸
出
價

值
觀
的
提
法
，
中
國
人
的
傳
統
裡
沒
有
這
個
觀
念
，
中
國
歷
史
上
從
來
沒
有

發
生
過
宗
教
戰
爭
，
在
中
國
的
觀
念
裡
，
不
同
的
理
念
是

可
以
共
處
的
。
﹂
他
還
認
為
中
國
的
觀
念
代
表
了
﹁中
國

的
軟
實
力
。
軟
實
力
的
前
提
是
人
家
認
識
到
你
是
好
的
，

意
識
到
你
的
文
明
是
有
用
的
。
伴
隨
着
中
國
經
濟
的
崛
起

，
世
界
上
學
習
中
文
的
人
數
在
迅
速
增
加
。
所
以
中
國
人

不
要
學
西
方
輸
出
價
值
觀
，
要
讓
人
家
覺
得
我
們
文
明
是

個
好
東
西
。
正
所
謂
潤
物
細
無
聲
，
這
樣
對
大
家
都
有
好

處
。
﹂其

實
，
對
於
兩
種
觀
點
的
對
立
，
學
者
錢
穆
早
有
預

言
。
他
指
出
﹁西
方
人
看
歷
史
，
常

偏
向
於
﹃空
間
﹄
的
與
﹃權
力
﹄
的

﹃向
外
伸
展
﹄
；
中
國
人
看
歷
史
常

偏
向
於

﹃
時
間
﹄
的

﹃
生
長
﹄
的

﹃自
我
綿
延
﹄
。
西
方
人
的
看
法
，

常
是
﹃我
﹄
與
﹃非
我
﹄
兩
個
對
立

。
中
國
人
的
看
法
，
只
有
自
我
一
體

渾
然
存
在
。
雙
方
歷
史
形
態
之
不
同
，
以
及
雙
方
對
於
歷

史
觀
念
之
不
同
，
其
後
面
便
透
露
出
雙
方
文
化
意
識
之
不

同
。
﹂
對
於
吳
建
民
所
說
的
﹁潤
物
細
無
聲
﹂
的
中
國
文

明
，
錢
穆
早
將
其
總
結
為
一
種
﹁和
平
文
化
﹂
。
這
種
文

化
﹁決
不
是
一
種
漫
無
目
的
，
又
漫
無
底
止
的
富
強
追
求

，
即
所
謂
權
力
意
志
與
向
外
征
服
；
又
不
是
一
種
醉
生
夢

死
，
偷
安
姑
息
，
無
文
化
理
想
的
雞
豕
生
活
；
也
不
是
消

極
悲
觀
，
夢
想
天
國
，
脫
離
現
實
的
宗
教
生
活
。
中
國
人

理
想
的
和
平
文
化
，
實
在
是
一
種
﹃富
有
哲
理
的
人
生
之

享
受
﹄
。
﹂
我
們
重
溫
錢
穆
半
個
世
紀
之
前
的
這
種
分
析

，
定
會
感
到
它
是
多
麼
中
肯
和
親
切
。

在
一
個
開
放
的
世
界
上
，
輸
出
和
輸
入
一
定
同
時
存
在
。
我
們
沒
有
輸

出
價
值
觀
的
打
算
，
卻
應
對
輸
入
的
東
西
取
審
慎
態
度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蘇
聯
的
今
天
就
是
我
們
的
明
天
﹂
是
一
個
連
小
學
生
都
會
喊
的
口
號
。

那
種
把
口
號
當
信
條
，
按
信
條
來
生
活
的
方
式
的
確
讓
我
們
吃
了
不
少
苦
頭

。
市
場
經
濟
的
觀
念
也
是
輸
入
的
，
如
今
人
們
普
遍
認
為
它
是
一
個
好
東
西

。
學
者
吳
敬
璉
當
年
曾
為
引
進
市
場
經
濟
大
聲
吶
喊
（
人
稱
他
為
﹁吳
市
場

﹂
）
。
此
刻
，
他
又
提
醒
大
家
：
﹁建
立
市
場
經
濟
並
不
意
味
着
一
了
百
了

，
現
實
迫
使
我
們
思
考
：
市
場
經
濟
是
不
是
也
有
好
壞
之
分
？
﹂
這
一
問
，

問
得
多
麼
好
│
│
只
要
有
輸
入
，
這
類
思
考
題
總
會
伴
隨
着
現
實
而
長
久
有

效
。

立春，既是二十四節氣
中的第一個節氣，也是重要
的傳統民俗節日，清朝以前
的數千年間一直有隆重的禮
儀活動。古昔立春 「打春牛
」、 「吃春餅」等習俗，一
直延續至今。而牛年包含兩

個立春，因此備受關注。
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就進入農曆己丑年

，也就是俗稱的 「牛年」，有趣的是，對於 「雙
春」牛年是否適合結婚，坊間議論紛紛。有人認
為，立春有一年之始及開枝散葉的象徵意義，牛
年 「兩頭春」， 「牛氣沖天」更吉祥， 「雙春」
牛年是十分難得的結婚好年份。但也有人認為，
「春」太多寓意着愛情不穩定，兩次 「立春」，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第二春」。對此，有民俗學
家指出，無論 「兩頭春」、 「無春」和 「單春」
都只是正常的曆法周期演變，與凶吉禍福、婚喪
嫁娶無關，不存在吉利與否的說法。

一年之計在於春。立春在古代曾經是十分隆
重的民俗節日。據文獻記載，早在周朝就有了迎
接 「立春」的隆重儀式：立春前三日，天子開始
齋戒，到了立春日，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到
東方八里之郊迎春，祈求豐收。回來之後，要賞
賜群臣，施惠於民。這種活動後來逐漸發展成為
全民迎春活動。漢代時的春節並不是指正月的年
節，而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立春，
稱為立春節或春節。

民間老百姓在立春之日要喝春酒、吃春餅、
打春牛。中國許多地方至今還有 「咬春」的習
俗， 「咬春」既指吃春餅，也指吃生蘿蔔消食
防病。

立春吃春餅，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四時寶
鏡》記載： 「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 『菜
盤』。」所謂春餅，又叫荷葉餅，其實是一種燙
麵薄餅，用兩小塊水麵，中間抹油，弄成薄餅，
烙熟後可揭成兩張，用來捲菜吃的。所捲的餡料
，可以根據各人口味自選，通常包括豆芽、韭菜

、大葱、粉絲等等。
「打春牛」，又稱 「鞭春牛」，是立春重要的民俗活動。從周

朝開始興起的 「鞭春牛」風俗流傳甚廣。鞭牛是為了 「提醒」耕牛
和農人，春天來了，該開始幹活了，不能再偷懶了。當然，農人捨
不得鞭打真牛，就用泥或紙做個假牛，用柳條鞭打。清朝乾隆年間
把立春鞭土牛列為國家慶典。山西民間流行着春字歌： 「春日春風
動，春江春水流。春人飲春酒，春官鞭春牛。」講的就是打春牛的
盛況。近年來， 「鞭打春牛」民俗活動重現神州，立春之日，人們
用柳條製作的鞭子鞭打道具牛，期盼新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各地的立春習俗豐富多彩。在魯西北流行一種用鵝毛或者雞毛
「試春」的活動：把一根竹筒埋進地裡，在露出地面的筒口上放一

根鵝毛或者雞毛，立春時刻一到，鵝毛或者雞毛就會飛起來，說明
地氣萌動，春已來臨，當地俗話叫做 「春來鵝毛起」。

北方一些地區，有立春縫 「春雞」的習俗。春雞縫製的時間一
般是在立春前和立春的當天。立春前縫製的謂之 「迎春雞」，立春
當天縫製的謂之 「打春雞」。 「迎春雞」縫一隻， 「打春雞」縫兩
隻。縫好後分別縫在孩子襖袖和帽子上。這樣一直戴到正月十六，
在孩子的母親回娘家的路上扔到河裡讓水漂走，寓意長命百歲。

如果聽不到鞭炮聲，
就算不得過年。雖然已過
了喜歡鞭炮的年齡，但每
年還是要燃放鞭炮，給家
裡憑添些響亮、增加些色
彩，為濃濃的年再加上鞭
炮這道有聲有色的絕好調

料。但比起那個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相對貧
乏的童年時代，放鞭炮的樂子還真是遜色了
許多。

一過臘月十五，年集開了，男孩子們就
開始整日纏着父母要鞭炮了。父母最懂孩子
的心思，不管家裡的年貨缺什麼，孩子的鞭
炮是萬萬缺不了的。渴望鞭炮的孩子這幾天
也是最乖，每天不再瘋跑，不再搗蛋，只管
用自己的甜嘴和快腿，哄得勞累一年的父母
高高興興地買回幾掛火紅火紅的鞭炮，放個
痛快、樂個痛快。

鞭炮拿到手，乖張的脾性全然暴露，家
務活也不幫忙了，甜言蜜語也沒有了，每天
總要把鞭炮挨個數上好幾遍，然後或壓到箱
底，或放至房樑，珍藏在自己認為最隱蔽的
地方，生怕兄弟們搶了去。如果遇上下雪天
，還會把鞭炮鋪展在被褥下面，讓暖烘烘的
火炕烤着，不致因天潮而影響鞭炮的聲響。
現在想來，還真是害怕，睡在乾熱的鞭炮上
，不等於睡在 「炸彈」上嘛！還好，一切安
然。

終於忍不住了，心裡的堅守根本無法抵
制鞭炮的誘惑。一百響、五百響、一千響的
鞭炮，被一個個拆散，裝了滿滿一口袋，然
後出門炫耀去了。誰裝的炮多，誰的鞭炮個
大，那肯定就會成為追捧的焦點，紛紛圍攏
上來觀瞧，倍兒有面子！偷來大人的火柴和
煙卷，點上一支，像模像樣的叼在嘴裡，一
個接一個地摸出鞭炮，點着、扔出去， 「叭

」的一聲炸在空中，清脆的聲響在山間迴盪，心裡的快樂也隨
着迴響次第盪漾。

有時還突發奇想，將鞭炮扣在搪瓷碗下， 「崩」的一聲，
小碗騰空而起，噹啷落地，人也隨着歡跳；繼而將一串鞭炮捻
在一起扣在碗下， 「崩、崩、崩」響過，小碗騰過了房頂，人
也跳得更高。有時將鞭炮點燃後，扔入水中，炸得個水花四濺
，波浪滔天；這種玩法還真有技術含量，如果火候掌握不好，
要麼會熄滅在水中，要麼會炸響在空中，要麼會悶響在水底，
但經不過幾次摸索，誰也能玩得很溜。有時還會將點燃的鞭炮
扔到雞窩、豬圈裡，炸它個雞飛豬叫；要是這麼玩，可得避人
，跑得要快，要不然應聲出來的大人們，定會將這群搗亂小子
罵得狗血噴頭，那就不好玩了。

幾天下來，幾口袋鞭炮就這樣一個一個地放到所剩無幾了
。看着僅有的一掛小鞭，才想起新年還未來到。忍吧！看着別
人還有鞭炮在燃放，自己卻口袋空空，只能圍觀聽響，心裡難
免酸酸的。沒有辦法，誰讓自己鞭炮少呢，誰讓自己貪心放得
快呢，為了能將鞭炮放到最後，只能如此了。

大年初一，熬夜過後，仍起得很早。並不是有多勤快，目
的就是想聽聽誰家最早放鞭炮，然後第一時間衝到他家，和蜂
擁而至的夥伴爭搶揀拾燃放過後的 「瞎炮」。一早上幾家跑下
來，還真能撿上半口袋鞭炮。有捻的，故技重施，炸出痛快；
沒捻的，從中折斷，點燃火藥，噴出一束火焰，還別有一番樂
趣。這樣每天揀下來，再零散摻上自己珍藏的最後的鞭炮，這
新年的鞭炮聲還是可以持續到正月十五的年尾，只是不再如先
前那樣稠密了。

一天，和同事聊起了過年，說到了生活的變化，說到了過
年的沒意思，但話題一落在燃放鞭炮的童年時光上，興致就高
了，那種樂趣竟是驚人的相同，看來這鞭炮聲還真是響到每個
人的心底裡了。

隨着日子漸好，人們對過年的種種期待日漸淡薄。但不管
怎樣，鞭炮是要放的，並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更改絲毫，那極
具穿透力的聲響和隨聲綻放的焰火，直攪得過生活的人們心花
燦爛，為來年的好日子送上真心的祈禱。

那
一
年
，
剛
畢
業
的
我
在
內
地
某
市
政
府
招
待
所

開
辦
的
商
場
裡
當
售
貨
員
。
一
天
，
商
場
裡
來
了
幾
名

韓
國
女
學
生
，
當
時
翻
譯
不
在
，
比
劃
半
天
我
也
沒
弄

明
白
她
們
想
買
什
麼
。

後
來
，
一
個
女
孩
子
說
起
了
英
語
，
描
述
半
天
我

才
明
白
她
們
想
買
電
話
卡
。
把
電
話
卡
給
她
們
，
她
們

就
匆
忙
回
房
間
了
。
過
了
一
會
，
一
個
女
學
生
急
匆
匆

的
拿
着
電
話
卡
回
來
了
，
她
用
英
語
單
詞
向
我
描
述
，
還
用
手
比
劃
着
，
原

來
是
電
話
打
不
通
。
電
話
卡
是
通
用
的
，
可
以
撥
打
國
際
長
途
，
打
不
通
肯

定
是
方
法
不
對
。
我
示
意
她
別
着
急
，
我
來
幫
助
她
。
依
稀
記
得
筆
記
本
的

扉
頁
上
有
各
國
家
電
話
代
碼
，
我
找
來
筆
記
本
，
記
下
韓
國
代
碼
，
然
後
隨

女
孩
去
了
客
房
。

我
從
沒
撥
打
過
國
際
長
途
，
能
不
能
打
通
我
自
己
心
裡
也
沒
譜
，
當
時

就
想
試
試
也
許
會
成
功
。
直
接
輸
入
韓
國
代
碼
加
女
孩
提
供
的
號
碼
，
卻
撥

不
通
。
我
又
一
次
告
訴
那
女
孩
，
別
急
，
我
一
定
會
幫
她
想
出
辦
法
。
從
房

間
裡
出
來
以
後
，
我
拿
着
自
己
的
電
話
卡
，
來
到
I
C
電
話
旁
，
一
遍
遍
的

試
驗
。
我
突
發
奇
想
：
有
的
電
話
要
加
撥
﹁0
﹂，
這
樣
會
不
會
成
功
呢
？
誰

知
我
撥
的
時
候
，
手
一
哆
嗦
重
複
按
了
一
個
﹁0
﹂，
沒
想
到
卻
撥
通
了
。

我
興
奮
的
來
到
客
房
，
幫
女
孩
撥
通
了
電
話
，
看
女
孩
高
興
地
和
家
人

通
話
後
，
我
悄
悄
退
出
了
房
間
。
後
來
，
女
孩
到
商
場
裡
來
向
我
深
深
的
鞠

了
一
躬
。

後
來
，
我
將
這
件
事
慢
慢
的
淡
忘
了
。
年
底
的
時
候
，
郵
遞
員
送
來
一

個
包
裹
，
裡
面
是
一
封
信
和
兩
本
書
。
信
是
用
韓
文
寫
的
，
但
下
面
又
標
註

了
中
文
。
女
孩
在
信
裡
告
訴
我
，
那
次
受
邀
到
中
國
講
課
，
家
中
的
媽
媽
臥

病
在
床
，
她
怕
媽
媽
擔
憂
，
想
電
話
向
媽
媽
報
平
安
，
結
果
由
此
認
識
了
熱

情
的
我
。
她
說
她
知
道
馬
上
就
是
中
國
的
春
節
了
，
選
在
此
時
給
我
寫
信
，

就
想
藉
此
向
我
祝
福
新
年
快
樂
。

一
個
小
小
的
舉
動
，
卻
感
動
了
一
個
異
國
女
孩
，
確
實
是
我
始
料
不
及

的
。
看
着
那
些
充
滿
溫
馨
的
祝
福
文
字
，
我
的
心
裡
也
一
點
點
被
幸
福
暖
暖

的
填
滿
。

少年好學如旭日東升，中
年再學如日頭過午。一段時間
，又去學健身又去學駕駛的妻
子忙煞了。於是有時的提籃小
買，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的
頭上。我是天生的 「為父不管

家中事」的坯子，所謂買菜，也是不問價格、不辨好
壞，亂買一氣的。大約是 「近山知鳥音」的緣故，近
來我發現一個信息：小菜場裡在賣的螺螄，往往成了
「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的俏貨了。特別是農民自己摸

來賣的螺螄尤其受歡迎，只要 「青殼紅顏螺螄」糯乎
乎一叫，便有回頭客走攏來。如果賣者價格上肯用
「阿Ｑ精神」將就一下：反正賺的是辛苦銅鈿。那肯

定不需一個時辰，便可篤悠悠、喜孜孜挑着空擔子回
家了。我們家過去自命有點 「衛生」，以往不太買這
螺螄進門。那一日下班遲了，匆匆趕去菜場。見一位
老農正挑着兩盆螺螄過來。看幾個家庭主婦一個個稱
着回家， 「人家吃得，我們也吃得」，顧不得介多了

！我也去稱了二斤回家。大約現在人吃魚吃肉乏味地
緊，這尋常物經鄰家大媽一調教，佐以生薑、大蒜、
辣椒和料酒，燒好後其香撲鼻，其味可口，全家竟有
吃了要討添頭之勢。從這次大快朵頤後，我們總要每
隔一段時間去買斤把來調調口味，變變花樣。在遵循
「少吃多味，猛吃乏味」的教條下，每回又總是風捲

殘雲的。飯桌上你 「絲」的吸一下， 「噠」的投一聲
，組成了一支生活溫馨悠揚的小調，這是吃其他東西
少有的場景。而這螺螄看來是粗物，但竟是人見了不
塌台。每一次鄰居家見我家買了螺螄，總打趣： 「哦
，今天吃螺螄啊！剁螺螄沽老酒，強盜來了不肯走。
」後一句所說，竟與拚死吃河豚有異曲同工之妙。而
我們 「香螺酌美酒，枯蚌借佳餚」，總是吃得有滋有
味的。因着這螺螄，我留心了此物出典還真不少呢！
明代狀元倫文敘作詩道： 「炒螺奇香隔巷聞，羨煞神
仙下凡塵。田園風味一小菜，遠勝珍饈滿席陳。」而
螺螄也有胖瘦之分。 「清明螺，抵隻鵝」之諺語佐證
。對於此物之鮮美，就連過去的一些大戶人家也禁不

了饞。 「雪白的米飯象牙筷，剁尾巴螺螄滋味嶄」。
這句民間口語，又似乎把富貴和清寒彆扭地組合在一
起了，其實兩者之間的等式，不也說明了對美食的人
心一同麼？！此外，陽春白雪的東西怕也總是源於下
里巴人的。不然 「江南才子」那個風流倜儻點秋香的
唐伯虎，怎麼能作出這般形象的詩呢： 「尖尖寶塔五
六層，和尚出門慢步行，一把團扇半遮面，聽見人來
就關門。」聽說這還是唐伯虎特地為祝枝山患病的孩
子開的一張藥方。

哦，螺螄還有藥用之功啊！果然，翻翻明代龔廷
賢所編的《藥性歌括四百味》，其中便有： 「螺性寒
，利大小便，消食除熱，醒酒立見」的話。如今，每
當我們燒了螺螄，說說這些風韻趣話，嘗嘗這般尋常
美味，生活之美甜甜地洋溢心間。杭州人愛吃螺螄由
來已久，《夢粱錄》中就記述南宋京城杭州的酒店菜
譜中有各種燒法的螺螄菜了。舊時還有一則謎語：
「拉開天窗，磨定老薑，一啖一個，透心滑腸」。迷

底就是吃螺螄。

「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洞
房花燭夜，金榜提名時」，曾經被認
為是人生四大喜事。而對於今天的中
國人來說，上述四大喜事，似乎早已
不是什麼人生的大喜事了。

先說 「金榜提名時」。現在早已
不是科考時代，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代讀
書人生活方式，不僅早隨着科舉體制的廢止而遠離了讀
書人的現實生活，而且，對於今天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
們來說，畢業之後還面臨着找工作的重重壓力，哪裡還
有所謂的 「大喜」？即便是找到了工作，還要忙着掙錢
還讀書時期的貸款。即便不用還貸款，也還得忙着掙錢
買房買車……昔日的天之驕子，如今不少很快淪為房奴
、卡奴。 「金榜題名時」的狂歡，早已被現實生活擠壓
得煙消雲散了。

說到 「洞房花燭夜」，其實，今天的年輕人哪裡還
有所謂 「洞房花燭夜」的神秘與好奇！ 「一夜情」、
「試婚」、 「未婚同居」等等，所有這些早就從根本上

顛覆了傳統愛情婚姻觀念價值，與這種觀念價值共存的
「洞房花燭」等習俗，在今天的 「試婚一族」的眼裡，

自然也就顯得老套落伍了。
至於 「久旱逢甘露」，那是指農耕文明時代或者以

靠天生活時代人與天之間的一種關係的表現形態，是一
副只能被動等待的可憐相。對於今天生活在都市裡的人
來說，所謂 「甘露」，早已不再指天上降落的及時雨，
而是指那種未經污染的純淨水。

就連剩下的 「他鄉遇故知」，對於生活節奏不斷加
快的當代人來說，所謂 「故知」，恐怕還不如 「新識」
──因為這還有可能帶來新機會。而 「故知」，在越來
越功利的當代生活中，不過是一種隨時可以拋棄的個人
負資產。

最近倒是風聞有所謂人生新四大喜，其中有一喜，
為 「睡覺睡到自然醒」。對於今天越來越多的生活在都
市裡的上班族來說，刻板、快速而且沉重的工作和生活
壓力，已經讓不少人感到勞累疲倦。其中最為突出的，
就是休息睡眠的不足。如果能夠在周末美美睡上一覺，
已經很是奢侈了。倘若能夠 「睡覺睡到自然醒」，那簡
直就是夢寐以求的了。

與 「金榜題名時」所預示着的未來相比，今天的人
顯然更為現實和實際，已經懶得去等待那 「金榜題名」

之後多少還有些不怎麼確定的未來了，在他們看來，
「數錢數到手抽筋」，顯然比 「金榜題名時」來得更直

接更實際，一點含蓄掩飾也沒有，就是赤裸裸的快活滿
足。

亦有類似一些民謠，表達當下人對生活喜悅或者人
生期待的新訴求，譬如有說 「兜裡裝滿 money，心情總
是 happy，每天都是 sunny，變得更加 beauty，快樂得像
個baby」；亦有說 「吸煙傷肺，喝酒傷胃，桑拿太貴，
到歌廳高消費，打麻將賭博干擾社會，買點彩票經濟又
實惠」。還有說， 「人生吧，零歲出場，十歲快樂成長
，二十歲為情彷徨，三十基本定向，四十拚命打闖，五
十回頭望望，六十告老還鄉，七十搓搓麻將，八十曬曬
太陽，九十躺在床上，一百掛在牆上……所以，該吃就
吃，該喝就喝，遇事別往心裡擱，洗着澡，看着表，舒
服一秒是一秒」。

這些新民謠，或者表達的是對財富人生的期待，或
者表達的是對一種健康自然生活的嚮往，總體上已經與
傳統意義上的 「人生四大喜」有着本質上的分別：傳統
四大喜高度濃縮概括了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與上天、自
然、親友、事業、婚姻等關係中的自我實現與滿足，是
典型的在 「關係」中的自我實現、自我滿足和自我愉
悅。

而當下那些新民謠，更多反映的是生活在當代都市
世界中的中國人的 「不自由」、 「不自主」，以及他們
對無法把握的生活現實與未來人生的一種帶有一點戲謔
的 「自我幽默」。

只是這樣的 「自我幽默」，一回到生活的現實，就
跟落了包裝紙的雪糕見了太陽一樣，也是要消化掉的。

六
百
多
年
前
，
朱
明
王
朝
定
都
南
京
，
使
得
這
座
古
城
第
一
次
成
了
全

國
性
的
政
治
經
濟
中
心
（
此
前
以
此
為
都
的
均
是
偏
安
於
半
壁
江
山
的
政
權

）
。
隨
着
明
勢
力
向
全
國
的
擴
展
，
南
京
人
也
隨
之
到
了
西
南
或
西
北
的
一

些
地
方
，
在
當
地
形
成
了
南
京
裔
的
族
群
，
並
歷
經
六
百
多
年
的
風
風
雨
雨

傳
承
至
今
。

貴
州
省
安
順
市
西
秀
區
屯
堡
一
帶
的
居
民
有
着
自
己
獨
特
的
文
化
習
俗

。
那
裡
的
女
性
差
不
多
都
穿
着
藍
色
的
圓
領
長
袍
，
袍
子
的
開
襟
上
縫
綴
着

螞
蟥
扣
且
袍
袖
寬
大
。
在
袍
外
，
屯
堡
女
性
還
套
有
短
碼
裙
，
腰
束
一
條
染

色
捆
帶
│
│
當
地
人
稱
之
為
﹁獅
頭
腰
帶
﹂
。
屯
堡
婦
女
頭
戴
白
色
絹
帕
，

腦
後
梳
着
高
高
的
髮
髻
，
其
上
還
佩
戴
着
幾
個
古
色
古
香
的
簪
子
。
屯
堡
婦

女
腳
上
所
穿
的
是
一
種
式
樣
非
常
古
老
的
鞋
│
│
腳
尖
向
上
勾
起
，
以
雙
層

白
布
做
成
的
高
筒
鞋
幫
上
則
有
彩
線
繡
花
滾
邊
，
這
種
鞋
被
稱
為
鳳
頭
鞋
。

乍
一
看
屯
堡
婦
女
，
不
少
人
都
會
把
她
們
當
作
少
數
民

族
，
而
實
際
上
她
們
卻
是
地
道
的
漢
族
姐
妹
。
明
史
專

家
指
出
，
屯
堡
女
性
的
服
飾
正
是
六
百
多
年
前
南
京
地

區
婦
女
們
的
流
行
服
飾
，
在
史
書
中
被
稱
為
﹁鳳
陽
漢

裝
﹂
，
而
時
至
今
日
，
屯
堡
婦
女
們
仍
為
她
們
這
種
傳

統
的
服
飾
感
到
驕
傲
與
自
豪
。
此
外
，
屯
堡
人
無
論
男

女
老
幼
，
均
有
早
餐
吃
泡
飯
，
端
午
吃
鴨
蛋
等
等
一
些

源
於
南
京
地
區
的
習
俗
，
其
中
有
些
還
仍
然
流
行
於
當

今
的
南
京
。
屯
堡
人
自
己
也
認
為
他
們
是
南
京
人
的
後

裔
。
二
○
○
五
年
，
一
些
屯
堡
女
性
還
參
加
了
﹁貴
州

屯
堡
尋
根
團
﹂
來
南
京
尋
根
，
受
到
了
石
城
政
府
與
百

姓
們
的
熱
情
接
待
，
許
多
市
民
親
切
地
稱
她
們
為
﹁屯

堡
妹
妹
﹂
。

雲
南
省
彌
勒
縣
的
不
少
百
姓
都
稱
其
祖
先
是
數
百

年
前
從
南
京
柳
樹
灣
遷
來
的
。
這
些
百
姓
衣
服
上
的
花

紋
以
及
家
中
的
灶
台
和
所
住
房
屋
的
樣
式
與
南
京
郊
區

農
村
人
家
的
十
分
相
似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當
地
縣
政
府
曾
致
函

南
京
有
關
部
門
，
請
求
查
找
柳
樹

灣
。
南
京
方
面
起
初
並
未
找
到
柳

樹
灣
這
個
地
名
，
後
經
史
學
家
幫

助
，
在
明
故
宮
找
到
了
一
塊
刻
於

明
萬
曆
四
十
年
十
月
的
古
碑
，
其

上
有
這
樣
的
文
字
﹁…
…
惟
洪
武
崗
東
，
關
首
下
北
東

城
兵
馬
司
門
首
下
北
標
營
、
柳
樹
灣
、
關
王
廟
、
太
醫

院
等
處
過
西
…
…
﹂
，
這
就
證
實
了
當
年
南
京
確
有
一

個
叫
柳
樹
灣
的
地
方
，
從
而
也
間
接
證
明
了
那
些
彌
勒

縣
百
姓
們
的
說
法
。

大
西
北
的
青
海
甘
肅
一
帶
也
有
百
姓
自
稱
他
們
的

祖
先
來
自
南
京
竹
子
巷
，
並
且
他
們
也
保
留
着
一
些
南

京
人
的
生
活
習
慣
，
如
吃
鹽
水
鴨
、
小
雪
醃
菜
等
。
在

這
些
人
中
，
還
有
供
奉
朱
元
璋
手
下
大
將
徐
達
、
常
遇

春
等
人
的
風
俗
。

有
關
西
南
西
北
南
京
後
裔
的
先
祖
們
遷
徙
的
原
因

，
向
來
有
兩
種
說
法
；
一
是
﹁張
燈
辱
后
﹂
說
，
二
為

﹁移
民
戍
邊
﹂
說
。
前
一
種
說
法
是
：
當
年
，
一
名
為

張
燈
的
人
在
元
宵
節
上
﹁隱
刺
﹂
馬
皇
后
，
惹
得
朱
元

璋
大
怒
，
遂
將
事
發
地
一
帶
百
姓
悉
數
發
配
邊
遠
地
區
。
這
種
說
法
至
今
還

流
傳
在
青
海
甘
肅
等
地
。

相
比
之
下
，
移
民
戍
邊
說
則
更
為
可
信
，
因
為
明
初
朱
元
璋
平
定
中
原

後
，
便
向
西
南
西
北
發
展
，
以
求
統
一
全
國
。
為
了
加
強
對
邊
遠
地
方
的
統

治
以
鞏
固
邊
疆
。
朱
明
政
府
在
這
些
地
方
設
立
衛
所
，
進
行
屯
墾
戍
邊
，
並

從
南
京
地
區
派
去
了
許
多
官
兵
、
工
匠
連
同
他
們
的
家
眷
在
那
裡
留
駐
，
後

經
數
百
年
歲
月
的
變
遷
，
便
形
成
了
當
地
的
南
京
人
後
裔
。
由
這
個
原
因
形

成
的
南
京
後
裔
在
規
模
上
是
前
種
說
法
難
以
望
其
項
背
的
，
而
且
許
多
地
方

的
地
方
志
中
也
有
相
關
的
記
載
，
如
﹁屯
堡
人
即
明
代
軍
人
之
裔
嗣
也
﹂

（
安
順
縣
志
）
，
﹁縣
境
漢
皇
之
民
多
明
初
平
黔
將
士
之
裔
，
來
自
江
南

…
…
﹂
（
興
仁
縣
志
）
等
等
，
並
且
顧
名
思
義
，
屯
堡
這
個
地
名
本
身
就
是

屯
田
築
堡
的
意
思
，
所
有
這
些
也
都
有
力
地
支
持
了
屯
墾
戍
邊
說
，
即
現
西

南
西
北
地
區
的
南
京
後
裔
主
要
是
明
朝
時
朱
明
政
府
屯
墾
戍
邊
的
產
物
。

輸出價值觀？ 言止善來
自
韓
國
的
新
年
祝
福

郭
克
秀

牛
年
雙
春
趣
話

許

揚

􀎠人生四大喜􀎡新解 段懷清

吃
螺
餘
趣

朱
國
良

西南西北的南京後裔 季旭東

鞭
炮
聲
聲

張
金
剛

迎
春

薛
培
源


